
三次分配能縮⼩中國貧富差距
嗎？共同富裕的錢從哪來，到
哪去？
中國的稅收情況加劇了初次分配的收入
差距，在三次分配前，先要改善⼀次和
⼆次分配。

2017年12⽉4⽇中國北京，⼀名中國女孩坐在⼀輛踏板⾞的後⾯，經過政府拆除的建築物瓦

礫，該地區曾經有住房和服裝市場。攝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在8⽉17⽇召開的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⼗次會議上，
「共同富裕」被列入第⼆個百年⽬標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

平表示，要加強對⾼收入的規範和調節，「正确处理效率

和公平的关系，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协调配

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」。不久後的⼗九屆五中全會上，也

確定了2035年遠景⽬標⸺「全體⼈⺠共同富裕取得更為

明顯的進展」。習近平曾強調，實現共同富裕不單是經濟

問題，「⽽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⼤政治問題。」

按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在《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》中的解釋，在市

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：初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

進⾏分配，⼆次分配則通過政府側重公平原則，以稅收、社會保障⽀

出來進⾏再分配，三次分配則倚賴道德⼒量，個⼈資源以⾃願捐贈的

⽅式完成分配。

早在1953年，⽑澤東就提出「共同富裕」，中共中央發布



《關於發展農業⽣產合作者的決議》，指農⺠可以通過⽣

產合作社，「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⽽取得共同富裕和

普遍繁榮的⽣活」。但經歷⼀系列政治浩劫後，到1978
年，中國⼈均GDP為227美元⸺是彼時全球⼈均GDP最
⾼的摩納哥的1/164。在改⾰開放的浪潮中，鄧⼩平提
出，讓先富帶動後富，以達致最終⽬標共同富裕。

不過，在中國經濟⼤幅增長的40年間，貧富差距⾼居不
下。隨著近年政府扶貧⼒度加強，城鄉收入差距總體⽽⾔

在逐漸縮⼩。但就2020年的數據來看，全國城鄉收入差
距比只有三個城市⼩於2，中⻄部貧窮省份收入差距比依
舊在3上下徘徊。

受疫情衝擊，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。不過，中國富
豪的財富增長卻⼗分顯眼。據2021胡潤全球富豪榜報告，
中國2020年新增259位億萬富豪，總數達1058⼈，成為全
球⾸個擁有超過千⼈億萬富豪的國家，這個數字超過第⼆

⾄四名的美國、印度和德國的總和。全球億萬富豪數量最

多的城市也落在中國，頭兩名分別為北京和上海，前⼗名

中有6個城市來⾃中國，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的杭州
市，也進入前⼗。胡潤報告還顯示，去年中國億萬富翁的

財富總額為4.5萬億美元，較上年增長73%。若以國⺠總
收入做參照，頭部富豪的財富總額約佔28.8%。胡潤報告
如此寫到，「億萬富翁沒有跟上慈善事業的步伐，他們賺

錢的速度比捐錢快得多。」

共同富裕被寫入官⽅⽬標後，中國科技巨頭迅速響應，捐

出數百億資產、成立共同富裕相關的常設機構。同時，浙

江省被定為共同富裕示範區，浙江省省委書記帶領各級官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91216-mainland-poverty-reduction-programs-a-viilage/
https://www.hurun.net/zh-CN/Info/Detail?num=RB29GRN7CL21


員表態，捐出⼀⽇⼯資。⼀時間，包括政府部⾨、國企、

⺠企、⼤學和街道等⼒量，從上⽽下掀起⼀股捐款熱潮。

有評論指出，三次分配是向私企開⼑，以「綁架式」的⼿

段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。那麼，「⾃願捐贈」這塊蛋

糕從哪兒來，⼜會分到誰⼈⼿上？為什麼選擇浙江作為共

同富裕的⾸個示範區？三次分配能解決中國貧富差距⼤的

痼疾嗎？端傳媒整理現有數據，嘗試做出回答。

2021年2⽉25⽇中國柳州，中國共產黨成員觀看電視屏幕播放⼈⺠⼤會堂舉⾏的「全國脱貧

攻堅總結表彰⼤會」。攝：Tai Kaixing/VCG via Getty Images

⼀. 共同富裕的錢從哪兒來，到哪兒去？

8⽉中央財經委員會結束翌⽇，騰訊立即宣布追加500億
元資⾦，啟動「共同富裕專項計劃」。據最新彭博億萬富

翁指數（Bloomberg Millionaires Index），其創始⼈⾺化
騰個⼈資產已達476億美元，全球排名26位。騰訊宣布，
這筆資⾦將主要⽤於⺠⽣領域。此前，在今年4⽉，騰訊
已投入500億資⾦，設立「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」項⽬，
騰訊稱，這筆資⾦將投放做基礎科學、教育創新、碳中

和、FEW（食物、能源與⽔）和養老科技等「前瞻性探
索」。

處於風⼝浪尖的阿⾥巴巴亦拿出1000億元（阿⾥巴巴
2020財年淨利潤約1325億），成立⼯作⼩組，要在2025
年前落實10項具體⾏動，包括對⽋發達地區扶持數字化建
設、扶持中⼩微企業、提⾼靈活⽤⼯群體的福利保障、基

層醫療能⼒等。總部在浙江杭州的阿⾥，還稱將投入200
億元幫助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。

https://www.bbc.com/zhongwen/trad/chinese-news-58265470


近年成長勢頭猛烈的電商拼多多也表示，將把上市以來的

⾸次淨利潤和⽇後的利潤捐贈給農⺠和農業地區，並啟動

了「百億農業科技」項⽬。

不乏有科技公司創辦⼈或領頭⼈以個⼈名義捐贈。字節跳

動創始⼈、個⼈資產達445億美元的張⼀鳴，表示將向家
鄉捐贈5億元成立教育基⾦會。⼩⽶董事長雷軍掏出6.6億
股份（約22億美元），投入由雷軍參與創立的⼩⽶基⾦會
和雷軍基⾦會。前者業務包括資助貧困家庭、病患就醫、

學校基礎建設改善等。外賣應⽤美團創始⼈王興亦將價值

約23億美元的股票轉予慈善基⾦會，將⽤於推動教育和科
研等公益事業。

除了互聯網巨頭公司外，不少⺠企在今年也掏出⼤筆捐

款。例如⾝家坐擁500億、被稱為中國芯⽚⾸富的虞仁
榮，於1⽉拿出200億，在浙江寧波建立⼀所非營利性的研
究型⼤學「東⽅理⼯⼤學」。經營玻璃企業的曹德旺夫婦

則捐出100億在福州創立福耀科技⼤學。

浙江企業、主營汽⾞業務的吉利控股集團，則在7⽉發布
共同富裕計劃⾏動綱領，稱將完善員⼯收入增長計劃、家

庭健康保險和職業提升等。8⽉，吉利董事會通過總額不
超過3.5億的股份獎勵計劃，向10884名被激勵對象授予市
值約44.9億港元的股份。

據彭博報導，截⽌8⽉底的兩個星期內，⾄少73家在香
港、上海和深圳三地上市的公司，在業績報告中提及「共

同富裕」。報導指，調查的4000多份申報表中，提及共
同富裕的公司數量不到2%，但其中包括了最具影響⼒的
公司。

https://news.bloomberglaw.com/daily-tax-report-international/chinese-firms-rush-to-embrace-xis-common-prosperity-slogan?context=article-related


有獨立學者向BBC表示，由於中國公⺠社會過去數年受到
嚴重打擊，完全獨立運作的NGO幾乎不復存在，他預計企
業捐贈的對象⼤部分會是政府扶持的基⾦會和NGO。

彭博在報導中指出，中國近來對科技公司的監管和共同富

裕政策的提出，令全球的投資者不安，騰訊過去⼀年的股

價跌幅逾10%，阿⾥巴巴今年跌幅則超過30%。

前述獨立學者表示，中國企業家因中美關係緊張、中國在

全球化中受到不信任、中國底層⺠眾對貧富差距擴⼤的不

滿，成為「替罪羔⽺」。他還認為，中國慈善的意義與⻄

⽅國家不同，中國新興階層⾯對的壓⼒，來⾃國家對貧富

差距導致社會動盪的擔憂，⽽非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。

不過，這⼀觀點或許無法得到中國企業家認同。美團創始

⼈王興就稱「共同富裕」不僅紮根於公司的DNA之中，還
體現在取名上，「『美』代表『更好』，『團』代表『⼀

起』，所以美團意思就是『⼀起變得更好』」。阿⾥巴巴

⾸席執⾏官張勇則稱，阿⾥在過去22年是中國社會和經濟
發展的受益者，「國家好，社會好，阿⾥巴巴才會好。」

2015年9⽉23⽇華盛頓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微軟總部受到阿⾥巴巴創始⼈⾺雲(右)的歡

迎。攝：Ted S. Warren/Reuters/達志影像

⼆. 浙江為何成為共同富裕⾸個示範區？
共同富裕的⽬標是什麼？

中國國家發改委表示，共同富裕是「艱巨⽽長期的任

務」，「難以短時間內全⾯鋪開，迫切需要選取部分條件

相對具備的地區先⾏先試、作出示範。」

https://www.bbc.com/zhongwen/trad/chinese-news-58265470


為何共同富裕的⾸個示範區是浙江？⾸先，浙江⼈均GDP
超過10萬元，⼈均可⽀配收入為5.24萬元，僅次於上海和
北京。城、鄉居⺠⼈均可⽀配收入分別連續20年和36年
列全國第⼀，城、鄉居⺠收入比為1.96，也遠低於全國平
均數⸺2.56。同時，浙江⺠營經濟發達、⺠營企業多。
中國國家發改委指，浙江有多項改⾰先進經驗，包括「依

靠群眾就地化解⽭盾」的「楓橋經驗」（註：由⽑澤東提

倡，1960年代初在浙江省楓橋出現的「發動群眾、對階級敵⼈加強

專政」，⽤以解決基層⽭盾。2013年就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曾強調

堅持楓橋經驗，將之稱為「黨的群眾路線」，要「善於運⽤法治思維

和法治⽅式解決涉及群眾切⾝利益的⽭盾和問題」）。

作為全國⾸個共同富裕示範區，浙江省官員帶頭捐錢。根

據浙江媒體報導，9⽉3⽇，浙江舉辦「慈善⼀⽇捐」活
動，浙江省黨委、⼈⼤、政府和政協（註：這四個單位被

稱為「四套班⼦」）的領導捐出「⼀⽇所得」，不過並未

透露具體⾦額。浙江省還將⿎勵機關、事業及社會團體單

位的職員「⾃願」捐出⼀⽇⼯資或⼀筆開⽀。捐贈風潮也

刮往其他省市，江蘇常州市的「四套班⼦」和法院、檢察

院、市各部委辦局等也舉辦「慈善⼀⽇捐」活動，據媒體

報導，江蘇捐款活動統計約有411萬。

https://zjnews.zjol.com.cn/gaoceng_developments/yjj/zxbd/202109/t20210903_23038278.shtml
https://m.bjnews.com.cn/detail/163066081514877.html


在浙江省第⼀個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⽅案五年規劃中，超

過25000字的報告列出了52點發展⽬標，提及經濟⾼質量
發展、收入分配制度改⾰、公共服務、城鄉區域協調發

展、社會主義先進⽂化發展、⽣態⽂明建設、發展新時代



「楓橋經驗」社會治理等。

此外，浙江還選取了28個試點地區，歸類6個領域，分別
是：縮⼩地區差距、縮⼩城鄉差距、縮⼩收入差距、公共

服務優質共享、打造精神⽂明⾼地和建設共同富裕現代化

基本單元。實施⽅案稱，這些試點將通過三年⾏動，形成

「可複製可推廣」的成果。

在9⽉18⽇浙江「建設示範區 邁向新征程」發佈會上，官
⽅公布，為構建中等收入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，將通

過「擴⼤中等收入群體規模」（擴中）和「提⾼低收入群

體收入」（提低），到2025年，將⼈均可⽀配收入提⾼
⾄7.5萬元。2020年浙江全年居⺠可⽀配收入⾸次超過5萬
元，為全國省份第⼀（僅次於上海、北京）。

在縮⼩城鄉差距⽅⾯，中國農業部打造「浙江樣板」，提

出《⾼質量創建鄉村振興示範省推進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

⾏動⽅案（2021—2025年）》。這份報告對比⼗四五規劃
給出了⼀些更具體的數字⽬標，例如，「農村居⺠⼈均可

⽀配收入達到4.4萬元，城鄉居⺠收入倍差縮⼩到1.9以
內，全⾯消除年家庭⼈均收入1.3萬元以下情況。」

需要補充的是，中國的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僅僅體現在收入

上。浙江⼤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實撰⽂指，農村長期落

後城市發展，主要表現在教育、健康等⼈⼒資本投入。李

實認為，應消除⼾籍制度制約，為農⺠⼯及其⼦女提供平

等就業、受教育機會，提供與城市居⺠相同的社會保障，

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也應均等化。

2016年3⽉3⽇廣州，⼀名男⼦坐在⼀個城中村内拆毀的住宅樓房旁。攝：Zhong

Zhenbin/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

http://www.swg.zju.edu.cn/2021/0706/c17258a2403540/page.htm


三. 「分蛋糕」能消弭貧富差距嗎？初次
分配和再分配還要做什麼？

在2019年10⽉召開的中共第⼗九屆四中全會上，⾸次明確
三次分配為收入分配體系的重要組成，慈善等公益事業在

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佔據重要地位。但，僅靠三次分配可

以解決中國貧富差距⼤的問題嗎？

據官⽅說法，三次分配的提出，並不意味著要拋棄初次分

配和再分配。蘇寧⾦融研究院宏觀經濟中⼼副主任陶⾦接

受界⾯新聞訪問時指，中央財經會議提及「加⼤稅收、社

保和轉移⽀付」，意味著中央將通過稅收調節提⾼再分配

的效率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蔡昉則在2020年12⽉⼀場財經
會議上表示，過去更多靠初次分配和勞動⼒市場的機制解

決問題，但現在看來，單靠初次分配機制不⾜以把收入差

距縮⼩到更合理⽔平，「必須有收入分配政策的轉變、有

收入分配體制的改⾰和更⼤的再分配⼒度」。

端傳媒根據OECD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）數據整理可
⾒，初次分配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均偏

⾼，透過⼆次分配，各國基尼系數的差值有較明顯拉近。

若要真正改善貧富差距，在⼀次分配和⼆次分配都需著⼿

改⾰。不過，中國稅收結構並不樂觀。中國經濟改⾰研究

基⾦會理事長、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宋曉梧於2018年
指出，在初次分配中，資本收益⾼於勞動收益，作為再分

配的⼿段，中國的稅收情況加劇了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。

https://www.jiemian.com/article/6504581.html
https://m.jiemian.com/article/6504581.html


中國稅制結構中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。直接稅指納稅⼈直

接承擔的稅收，如⼈頭稅、所得稅、⼟地使⽤稅、房產稅

等；間接稅則是能轉嫁給他⼈負擔的稅收，例如增值稅、

消費稅、關稅等，這些稅收可以通過提⾼商品售價或勞務

價格等⽅法，將稅收轉移到消費者⾝上。

中央財經⼤學經濟學院院長陳斌開在《再分配政策與不平

等》⼀⽂中解釋，稅收分配效應可以⽤累進、累退和比例

稅收衡量。隨著收入增加⽽提升的稅收具累進性，反之則

為累退性，稅率與收入無關則為比例稅收。陳斌開指，累

進性稅收改善收入分配，累退性稅收則會惡化。

陳的⽂章指出，研究顯示，中國間接稅稅收情況呈現累退

性，即會惡化收入分配。⽂章續指，個⼈所得稅具有累進

性，是可以幫助改善收入不均的稅種，但由於中國直接稅

中的個⼈稅比例較低（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⾼培勇統計，

間接稅約佔中國稅收七成左右，直接稅佔比較低），個⼈所得稅

的累進效應無法抵銷間接稅的累退效應，以致整體稅收呈

累退性，無法改善收入分配的問題。

導致個⼈所得稅無法實現累進性的原因，與⾼收入階層有

關。陳的⽂章解釋，由於⾼收入階層⼤量收入來⾃資本利

得，其稅率遠低於勞動所得稅利率。因此，⾼收入階層將

勞動所得轉化為資本利得，整體稅率甚⾄可以低過中等收

入群體。

另⼀⽅⾯，陳的研究還顯示，農村群體的稅收呈現累退

性。⽽直接稅中的房產稅，被視為調節收入分配的⼀種⼿

段，⽬前僅有少數城市作試點，調節的效果有限。



今年三⽉出台的《中華⼈⺠共和國國⺠經濟和社會發展第

⼗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⽬標綱要》（下稱「⼗四
五規劃」）提及，將調整直接稅體系、個⼈所得稅制度，

並加強對⾼收入者的稅收調節。中國曾在2018年進⾏個⼈
所得稅稅改，⽬前還未有具體的新稅改⽅案。

此外，政府的公共⽀出亦是⼆次分配的重要部⾨。端傳媒

整理OECD以及《中國財政年鑑》數據，可⾒與發達國家
相比，中國的公共⽀出佔GDP比例較低。同時，在醫療、
教育和社會保障⽅⾯，公共⽀出在GDP中的佔比都不⾼。

實習記者嚴⽉對本⽂亦有貢獻。


